“1331”项目非遗传承人口述史料

传承人简介

杨承迁，男，汉族，出生于1969年11月23日左权县。自幼酷爱音乐，幼年随父学习器乐演奏，音乐基础理论。入团后系统地学习了太谷秧歌丰富的曲调和各种传统的演奏技法。任乐队主奏以来勇于实践，大胆创新使乐队逐渐形成了一套多元素结合的伴奏方式。任音乐唱腔设计、作曲，积极吸收各剧种的音乐元素结合太谷秧歌优美的曲调所设计的唱腔、音乐更加的优美、流畅，使剧中人物塑造的更加鲜活、生动。在晋中学院教学中积极传授太谷秧歌的曲调和各种伴奏方式，使学生们对太谷秧歌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探索出一条民间音乐进入大学课堂的的路径。2015年8月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秧歌戏（祁太秧歌）的代表性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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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人杨承迁口述史访谈实录

时间：2021年5月8日
地点：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太谷秧歌传习所
杨:杨洋

受访人：祁太秧歌省级传承人杨承迁
（说明：采访记录中杨承迁回答简称“杨”）
一、学习生活经历
杨:杨老师，您是哪一年出生的呢？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呢？
杨承迁:我的祖籍是左权的，出生日期是1969年11月23日，我兄弟三个，没有姐妹的。我是老二。

杨: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祁太秧歌的呢？
杨承迁:我是1980年12月份考入咱们当时叫晋中太谷秧歌剧团，考的时候我是任演奏员，当时是吹笛子考的。

杨: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竹笛演奏的呢？
杨承迁:家传吧。因为我父亲当时就是搞作曲、搞演奏，他就是笛子和笙。我爷爷我没见过，据我父亲说他当时就是咱们现在的八音会呀，还有红白喜事呀，他是吹笙吹唢呐的。

杨:那您这是家族传承呢。
杨承迁:嗯，我们家的这个（演奏）比较早吧。

杨:那您父亲也是演奏唢呐、竹笛的吗？
杨承迁:我父亲主要是攻作曲。他是1958年考入的当时在我们左权县的一个红旗歌舞团，考入了那个单位，他任竹笛演奏和笙。后来就搞了晋剧了，搞了晋剧以后他就研究了作曲。因为晋剧团是以四大件为主嘛，就搞了作曲了。他现在退休了，退休时是国家二级作曲退休的。

杨:那您父亲有很作自己创作的作品对吗？

杨承迁:有，有很多了。如果没有作品怎么能评上国家二级作曲呢。

杨:那您母亲呢？
杨承迁:我母亲也是在1958年考入了红旗歌舞团，她是舞蹈演员。她和刘瑞琪老师和李明珍老师她们是一批。我妈因为1962年当时国家政策也松了，她的腰练功练的有点问题，现在也是腰间盘突出特难受，所以就（退了）这个状况。

杨:那您母亲也是左权小花戏的表演者吗？
杨承迁:对，1958年她们都在一个剧团，到了六几年那个剧团就没了（解散了），她就被分配到银行还是什么地方，后面她就不做这行了。

杨:那你们是什么时候从左权到了太谷的呢？
杨承迁:我是1970年吧，我记得当时就是个几岁，四五岁吧。

杨:那您是随父母过来的。
杨承迁:对，随父母过来的。

杨:那他们也加入太谷秧歌剧团了吗？
杨承迁:不是，我父亲当时是太谷县晋剧团，是太谷县晋剧团邀请我父亲过来的，后来我们一家就从左权到了太谷了，1970年的时候。

杨:家庭对您的工作是什么态度呢？
杨承迁:我现在家庭的负担很小了，父母身体状况还不错，时间是有的，我媳妇儿也退休了，基本上我的工作她是不会干预的。我妻子是在养老事业所退休的，不是一行，可是对于我们这行也非常喜欢，她现在也买的电吹管、葫芦丝之类的，她也玩儿，退休了之后玩儿的挺好的。

二、祁太秧歌实践经历
杨:您是什么时候喜欢上太谷秧歌的呢？
杨承迁:以前没有接触过祁太秧歌。我们这个剧团呀是1978年才成立的。我吧是小时候我父亲吹笛子呀什么的，我们就跟着玩儿。后来1980年冬天吧，这个晋中太谷秧歌剧团招生，就说不行我也干这吧。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后来就干了这了，一考就考上了。

杨:您还会演奏二胡、板胡，而且演奏的特别好，您刚刚说您进入剧团的时候是吹的竹笛，那您是什么时候学的二胡、板胡呢？
杨承迁:学那个东西呢，当时是一个特殊情况。一个是我们县剧团吧也不可能说是不干，干一件乐器是不行的（“干”指的是演奏），你得多方面都会操作，这是一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拉板胡是什么呢，我们在1986年的时候呀，我们那个主奏的一个同行改行了，调到另一个其他单位了，不干这了，可是我们剧团不可能就没有干这个的人了，我就从那时候就开始拉板胡任主奏，就这么接触弓弦乐器吧。以前也玩儿，二胡呀、板胡呀、笛子呀、唢呐呀什么的都玩儿，晋剧四大件我们都玩儿，小年轻嘛，觉得哪个乐器好就都玩儿，最后玩儿的就干了这了。

杨:那您在二胡、板胡的学习中有没有拜师或者找老师学习呢？
杨承迁:我们当时没有。为什么没有呢，我们当时从事这个行业的，尤其是县剧团吧，是个最低一级的单位了，让你一专多能，不能是专一的，所以就没有师承，“你跟他玩儿一玩儿吧”就是这样的，偷着看或者学吧。没有经过专门的拜师呀什么的。

杨:那祁太秧歌的乐谱也是自己琢磨着演奏的是吗？
杨承迁:这个很笼统，这个具体应该怎么说呢，你看我们剧团第一版的乐谱（就是抢救祁太秧歌的曲谱），就是我们的老艺人王效端老师（艺名“香蛮旦”）他唱，我们的一个老作曲家陈建民老师记谱，我记得当时是自己印刷的，拿那个手推的油印机吧，我们当时录制了150首，就是祁太秧歌第一版的曲谱，就供我们学习工作用，都是“香蛮旦”（王效端）老师口唱，陈建民老师记谱，形成的一个本吧，一个我们学习工作的本子，对我们帮助很大的。当时没有接触过那么多的祁太秧歌，所以说我觉得王效端老师特别的优秀，他一个人脑子里就能记150首曲子，而且还有词，唱得非常漂亮。

杨:通过这样一个口传心授的方式，把谱子就记录下来了。
杨承迁:对对。

杨:您之前或者现在在剧团主要担任的是哪些工作呢？
杨承迁:我1980年12月考入的剧团，任演奏员，1986年或者1987年的时候任的板胡演奏，就是担任乐队的主奏啦，当时我们剧团走了下坡路，不怎么景气吧，人员也裁剪。我们剧团最辉煌的时候，我们的乐队达到了40个人，双管编制呀，木管铜管都有。后面因为受大形势的冲击，剧团的收入也不景气，开始裁剪，大部分人改行，所以从1987年我担任主奏的时候我们的乐队大概8、9个人吧。到了1989年的8、9月份就开始担任音乐唱腔设计呀、作曲呀这方面的工作，就开始作（作曲）。后来到了1991年的时候，可能1991年6月份吧，当时我们的一个合作单位就说“你们去学习学习吧”，考入晋中艺校，又在那学了四年。我们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像在职的一样。四年毕业了之后又分配到了原单位，还是担任音乐唱腔设计和主奏。一直到2005年的时候，单位就解体了，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解体了，我就到个人的剧团担任音乐创作和主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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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迁老师担任乐队板胡主奏
杨:您当时在太谷秧歌剧团的时候是发工资还是按演出给演出费呢？
杨承迁:我们当时很正规，就是发工资的，每个月发工资。像我1980年刚考入的时候没有工资，就是给个伙食补贴什么的学员的待遇吧，一个月给的12块钱。像我们上了台以后，可以担任一个演奏员以后，我记得我的工资定到18块钱还是20多块钱，我忘了，反正有那么一个过程。解体了以后到了个人的班里那就演一场有一场的钱，平时他休息的时候不可能给你发钱，没有收入就不可能给你发钱。

杨:那您现在是只在剧团工作还是有别的工作？比如说代课什么的？
杨承迁:我的工作关系吧还在我们剧团，现在我们这个剧团县政府把我们改制了以后，给我们交了一部分养老和保险金，医疗之后的，退休可以享受一些，不给发钱，每个月也没钱。现在我们就靠干点活，比如说各个音乐剧团需要排戏呀、音乐创作呀、有学生过来需要辅导的时候，收点钱吧，就是这个状况。

杨:您还记得您小时候在吹竹笛、玩儿乐器的经历吗？
杨承迁:比较有印象的比如说我考剧团的时候，当时我和我的一个同事一起考入的，他吹笙，我吹竹笛，当时我们合作的曲目是《我是一个兵》，演奏的这个曲目考入的我们剧团。完了以后学习太谷秧歌就比较麻烦了，那个老师傅就给你分着练，你听一听就得记住了。我们虽然说是搞秧歌的，可是我们对晋剧也比较熟悉，因为我们的这个秧歌和戏就是分不开的，会唱戏的能熟悉点秧歌，会秧歌的也会唱戏，所以我们当时学习的时候连晋剧带秧歌一起学习。我记得记晋剧曲牌的时候我就用了一个星期，把所有的曲牌都得背会了，当时那个老师就鼓（催）得你背，我练唢呐曲牌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晋剧曲牌，所以说我们对晋剧曲牌都会吧。

杨:您在学习的过程中觉得哪位老师对自己的影响是最大的呢？
杨承迁:这就多了。一开始启蒙我的家庭、我的父亲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我开始吹笛子，对音乐的理解都是从我父亲开始。我到了单位以后学弓弦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非常棒的演员是从太原过来的，他叫王瑊，当时他学的板胡、二胡我们觉得水平已经很高了，他的家庭条件也非常好，八几年的时候他当时还没成家，我和他还有吹笙的那个小伙子我们在一块儿练功，他当时拉板胡我们给他伴奏，我弹的大三弦，那个同事吹笙，我们在一块儿玩儿一些曲目像《战地黄花遍地开》、《红军哥哥回来了》，板胡独奏、二胡独奏已经都非常棒了，有唱机，我们跟上唱片走，所以说王瑊老师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我后边儿学的板胡、二胡的一些技巧都是从他那儿偷的（学的），影响非常的广泛。再一个就是“香蛮旦”老师的唱腔，我觉得他那个唱腔非常婉转，唱得动听，他那个唱腔出来非常的俏，非常好。这两个老师对我的印象挺深的。再下来是我们的武师，最早的一个鼓师老艺人，他非常好、非常和蔼，只要是有时间就教，一点架子也没有，我们叫他温老师，温邵于（取谐音），艺名叫黑蛋。所以说从文场到武场到我们的老师都特别有印象，我们的老艺人老师，像孙老师那些都是把一些剧团的规矩、注意事项、什么行当应该怎么分、怎么干，我们对石老师非常的尊敬，因为他就是一手把我们带出来的，尤其是我们这批演员，现在都过世了。

杨:您还记得您入剧团后用竹笛吹奏的第一祁太秧歌作品是什么吗？
杨承迁:练功的时候都吹，比较脍炙人口的《看秧歌》、《送樱桃》、《算账》这些都是一个曲调一个曲调的练，非常多，几十个。

杨:那您第一次登台演出是什么时候呢？
杨承迁:我正式参加演出是我们排了一个大型的改编剧《徐九经升官记》，我当时开始笛子任主奏，是一个大型的秧歌剧。像一些传统的小剧目当时就已经很多了，有60多个了。当时是陈建民老师作曲的，我们参加演出。

杨:您现在每年的演出多吗？
杨承迁:基本上没有，一个是多少年我一直从事作曲、音乐唱腔改编，都是这方面的工作，也不跟团了。因为年龄大了以后跟团出去太难了，不跟团了以后演出就很少了。就是需要一些小的剧目的录音什么他们过来请我，我给他们去演奏一段，如果跟上他们去下乡演出做不了了。出去条件太困难了。

三、祁太秧歌的创作经历
杨:您创作了很多祁太秧歌作品，代表作品有哪些呢？
杨承迁:我只能说我作了很多，有的比较觉得还不错，有的就不怎么好。我的一个作品《孟母三迁》，2013年作的，我的作曲、音乐唱腔设计，获了咱们山西省的十四届杏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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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迁老师任大型太谷秧歌剧《孟母三迁》的音乐设计及主奏
杨:您还创作过哪些作品呢？
杨承迁:我是2004年开始整理编辑《太谷秧歌（音乐卷）》书，县委宣传部、文化局给颁发了一些荣誉证书。2007年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时候我就任编辑和主奏，当时是申报非遗嘛。这些都是创作的，你得统筹起来，得把剧目都给编好了。像《逛太谷看秧歌》在中央台的演出也是我编曲和主奏的。

[image: image4.jpg]



2009年参加央视《民歌中国》栏目《逛太谷看秧歌》专题录制
杨:那您创作的这些作品有留存曲谱吗？
杨承迁:当时作完就扔了，我作完以后觉得没用了，很多的作品给剧团作完之后就给他们扔下了，都有印刷出来的，但是我都没有留底。我去年给一个个人的剧团作了一个大型的曲目，叫《广盛号》，也是我编曲、主奏、录音，最后我也没有一份曲谱，在我电脑上作的就有电子版、音频应该有。

杨: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分析一下祁太秧歌的曲调、旋律、创作手法之类的呢？
杨承迁:这个很广泛，从祁太秧歌曲调方面说，各种调式的曲调都有。现在比如说我要设计唱腔、搞音乐呀，根据剧情、角色、导演的要求，我再构思我的音乐的一些东西，大部分搞戏曲音乐的都是这样为演员服务、为角色服务、为剧本服务，所以说要天马行空地想一段音乐，搞戏曲音乐的很少。比如搞宫廷音乐的就不能用小调音乐作，得用大调音乐作一些东西。如果是反映体裁家长里短的、农村的体裁或者是欢乐的一些体裁，肯定是小调式来作。具体说怎么作，饿哦没有定性的固定思维，有一些局限，也没有具体的规律，都是当时根据剧本、人物、导演要求再加上对祁太秧歌的理解，对曲调的一些感觉，用什么调式、用什么曲子可以代表那个人物性格、角色、唱腔，在考虑他的音色。

杨:这和专业院校的作曲还是有区别的。
杨承迁:不会，这个是跨行的。搞戏剧音乐的设计唱腔的时候是根据词的，给你把词画好之后你就看这个词来作。咱们搞歌曲、合唱他都有一个主调、一个副调，就有一定的规范来作。我们搞戏曲音乐的就这个东西，没有这些要求。咱们搞个器乐曲都有固定的格式，戏曲音乐方面这个格式真的很少。主要是角色，把握好角色、人物性格，大框子才能给他定一些音乐旋律，中间个别的词及词的发声要求不是很高，也得顾及，把握住大方向才能考虑小的细节。

杨:那您对祁太秧歌传统剧目和新剧目有什么观点呢？
杨承迁:传统的剧目已经固定了格式了，传统剧目的表演形式已经非常固定了，就是一个曲子唱到底，不会做变化。新的剧目不是两个人唱两个小时的那种，新的剧目就是各种职业、各种角色、各种场景的不同，就不能一个曲子打到底，打到底这个东西非常难搞，我们也搞过，当时我记得我父亲作曲的《清风亭》，就是一个曲子贯到底。可是说起来是一个曲子贯到底，但当时具体的角色和具体的唱法不同的，老生的唱腔流派和青衣、小旦、小生的都不一样，虽然说一个曲调，可是不一样的，完了还有快曲、慢曲，各个演奏、演唱风格，所以说那个戏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大型的改编剧。

杨:祁太秧歌的二度创作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吗？
杨承迁:因为已经固定了一个格式了，你给他一改东西就破坏掉了，破坏掉那就不是传统秧歌了，那就成了改编的了。

杨:很多新剧目涉及到爱国、抗战这些主题的感觉不像传统剧目规整。
杨承迁:这个他们叫新剧目，就是解放后改编的一些东西，当时改编的不是很彻底，比如小秧歌有个代表作《卖元宵》也叫传统秧歌，在我们来说就是改编的，是晋中的秧歌剧团改编的，里面的几个角色唱下来的调不一样，小旦的唱腔和小丑的唱腔不一样，是用三个曲调构成的，是最原版的改编秧歌。

杨:您的作品中有没有根据传统剧目改编的呢？
杨承迁:我现在的作品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尝试，作品存在什么问题呢，一开始我想的天马行空，只要用秧歌元素玩儿一些作品，失败的多吧，成功的少。当时的一个环境就是你要玩儿秧歌就是秧歌，不要随便去做一些东西，很多的老艺人们就不接受你这个东西。我记得我在1989年、1990年左右的时候，我第一个作品是改编的《三子争父》，就是把祁太秧歌的曲调揉碎了，演员的角色再配进去。有的曲子是比较成功的，有的曲子就失败了，有的不伦不类，有点歌剧的感觉。后边儿再作，比如说获奖的《孟母三迁》，里边儿有的唱腔是比较成功的，有的唱腔我也感觉有些不伦不类，用晋剧的元素作了一些东西，这个作品给我的要求就是不要把纯粹传统的东西放进来，导演要求就是这样的，我们听见是太谷秧歌，但又不能纯粹是太谷秧歌，所以说那个戏我改编的比较大，有些东西是比较成功的，有些东西不太成功，我觉得还成功。我们现在比较烦，太传统了没有改革，改革了就把传统扔掉了，具体的标准划线应该在什么地方现在定不了。老艺人接受了传统，你一改他说你不对，再一个就是发声的方法向唱歌的发声方法靠，尤其是现在晋剧的男演员发声往那方面靠，一靠以后唱传统剧目曲调就不是那么有味儿了。唱出来的东西本身就不是原声原味的底子了，所以唱出来作品以后就不是那么很有乡土气息了。传承的话不是让你抱着这个东西，不管你怎么改你应该知道传统的东西是什么样儿的，老古董是怎么回事儿。

四、祁太秧歌的传承经历
杨:这样看来祁太秧歌的传承还是比较艰苦的。
杨承迁:哎呀，太难啦。我去年6月份我在我这个院子开了一个太谷秧歌传习所，我敞开门不收钱，谁愿意学就来，都是退休了的老太太老大爷，就没有一个年轻人过来跟我学的，很郁闷。

杨:其实当时咱们传习所创建的初衷是想让年轻的一代去进行学习是吗？
杨承迁:对呀，比如说喜欢的孩子就可以来学习，想的把孩子们培养出来一批，可是现在的孩子们就没有学这个的。

杨:传习所建成有一年了，现在都没有年轻一代的过来找您和孙老师、白老师他们学习吗？
杨承迁:正儿八经外面儿有，我们太谷没有。比如说各个大学呀，他们要过来，有的非常喜欢，过来有年轻的，就是我们本地没有，都是比如区里边儿有喜欢这个过来说“我们要弄个什么节目”，过来给他们弄一下。

杨:其实和给他们排练是一样的。
杨承迁:对，不会走、不会扭、不会上场、不会下场，人物应该怎么设计动作呀，他们都不清楚，过来都是白老师、孙老师他们设计动作，完了排练排练，我这儿就是不知道哪儿加个点儿呀弄一弄，反正状况不是很好。学器乐的过来也是，我说我开的是秧歌版，就是过来教个二胡、教个笛子，反正是太谷秧歌不好传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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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太谷秧歌传习所成立，右1为杨承迁老师
杨:像县里的文化馆、文化局有没有采取什么政策呢？比如说进校园、进课堂的这种形式，可不可以考虑采取这些方式来传承呢？
杨承迁:我们在五、六年以前吧，我们当时有这个想法和我们的教育局、文化局统筹过这个事儿，做过，我后边儿也没有跟进，他们也没有跟我说，我也不清楚他们做成什么样子了。倒是有那种学校，比如六一呀需要排个节目啊，扭秧歌的部分需要我们去作辅导，我们就去。

杨:那您觉得校园传承比社会传承要广一点儿、快一点儿吗？
杨承迁:这个看人家领导们重不重视吧。再一个就是说，我也不希望孩子们就要学到什么水平，就是说你是本地人，会唱本地的民歌，会知道本地的一些特色音乐，就可以了。问题是我们的状况不是很好，我们的孩子现在连本地话都不会说，都是普通话，你不学本地话你怎么学太谷秧歌呢？

杨:我们祁县我觉得还好，虽然在学校需要讲普通话，但是周边的人都在说祁县话，孩子们长大后受环境影响也慢慢就会说了。
杨承迁:他听得懂太谷话，可是他不会说。不会太谷方言怎么学太谷秧歌呢？我觉得普通话以后就失去了地方性，就没意思了。

杨:我们在祁县做了祁太秧歌进校园进课堂的活动，太谷是不是也可以做这样的尝试呢？

杨承迁:有些学校他这样做的，比如说那年我专门给农业大学的附属小学初中写了一个套曲，用祁太秧歌的元素写的套曲，他们弄得还挺不错的，还获了奖。就是说有的学校音乐老师喜欢这个，就把秧歌音乐元素加进去。可是正儿八经要传承祁太秧歌，完整的曲目和完整的曲调没有玩儿过，就是把祁太秧歌的元素加一点，比如说“我会唱看秧歌，我会唱卖元宵，唱送樱桃”，只是玩儿一玩儿里面的音乐元素。祁县的基础不错，每个村呀，活动室呀，闹票儿呀玩儿这个，我们太谷非常少。

杨:在太谷闹票儿的人也不玩儿太谷秧歌了吗？
杨承迁:他们玩儿的是晋剧，太谷秧歌的票儿很少，随着一批老艺人的过世，这个活动逐渐就少了。现在我们就一个点儿，还是每个星期的星期几能玩儿，都是年龄很大的艺人在玩儿。

杨:您觉得之后想要把祁太秧歌传承下去的话可以从哪方面入手呢？可以做哪些更多的努力呢？
杨承迁:这个也是想了很多年，实践过，也败过。一开始想的是比如去咱们晋中学院教这个东西，取长补短，一个是咱们学校有学生资源，一个是咱们有很强的音乐理论基础，能不能把祁太秧歌再拔高一点，形成一个很好的东西，不要那么土，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能不能多元素地把祁太秧歌表现一下。我觉得咱们学校干了挺不少的活儿吧，比如张相成老师创作的器乐曲，挺好听。现在有孙老师和王老师他们在教一些传统的东西，一直坚持下去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想优势结合吧，大学里面专供理论基础的能不能把祁太秧歌拔高一下，形成多元素的东西，比如舞蹈、器乐、合唱，多方面去做，不要说我们这个就是个传统的表演，我觉得要辐射性要大一点。一开始我们用秧歌元素作比较大的曲目，比如说电视连续剧什么的都很好。我觉得现在就是国家的投资力度要清晰一点吧，这个东西就能玩儿，现在干这个更不好干，做什么都需要花钱，没钱你就铺不开，玩儿个剧目从开始的音乐到舞台、服装、灯光都需要钱，没钱就干不了。现在让个人去把祁太秧歌怎么样，没钱的是不行，有钱的大老板也是喜欢就玩儿一玩儿，不可能说投入大量的经费让你去做这个事儿。

杨:如果想要组建乐队的话，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杨承迁:如果是专门玩儿祁太秧歌的话，必须要考虑打击乐，祁太秧歌的打击乐是非常有特色的，如果没有就一大半儿的感觉就没有，必须要有打击乐。打击乐就是鼓板、马锣、小锣、饺子、铙钹这些，需要5个人到6个人操作，最少是5个人，一专多能，如果要固定下来就得要6个人。乐器这边需要主奏板胡，弦乐铺底得有两个二胡，弹拨乐器伴奏比如说扬琴，扬琴非常重要，特色乐器笛子、笙、唢呐，还得有低音乐器，得加大提琴，这边儿最好得8、9个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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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迁老师2010年被晋中学院聘为特聘教授，指导音乐系学生演奏祁太秧歌伴奏乐器
杨:那您在竹笛、二胡板胡演奏方面有没有收徒弟呢？
杨承迁:没有，我一直对收徒弟这个事儿就觉得你跟我学可以但是我不收徒弟我觉得我收徒弟会误人子弟。我没有很系统地学过，都是半路出家学的，如果人家孩子要考学院什么的，我教的这个东西就很土，不要耽误人家。再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徒弟和孩子的差别不大，我们这行来说我印象中的徒弟都是像自己的孩子，你不单要教手艺，你还要教做人的一些东西，现在的孩子们比较浮躁，根本不可能跟你学这些东西。所以说徒弟我不收，你想学的过来一块儿玩儿一玩儿。

杨:您是什么时候获得神级非遗传承人的呢？
杨承迁:我应该是2015年吧。

杨:当时是文化局为您操办的这件事儿吗？
杨承迁:当时是省里面下了通知以后要评非遗传承人，是一级一级上去的，先是县里面的，完了是地区的，完了你才能评选省里的。

杨:您有没有想过继续评选国家级的呢？
杨承迁:没有那个想法了，因为我觉得吧他们一直认为地方剧种方面传承人还是演员比较多，音乐的要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像我们的两个国家级传承人都是演员，能够达到省级的非遗传承人我觉得就是一个极点了。

    采访到了尾声，杨承迁老师聊到了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人和事，都离不开祁太秧歌的演奏和音乐创作，这也是他一生热爱的事业。
